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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信厚说，早在1896
年，法国巴黎“新舞台”
上，就上演过中国民间小
戏《拔兰花》。

这是中国戏曲第一次
走出国门，在法国演出。

当时的滩簧，有苏
滩、本滩等，不一定是宁
波滩簧，但也足见滩簧小
戏的魅力之大。

小戏虽小，但故事的
起承转合、矛盾组织、冲
突设置、人物刻画、主题
表达，一样都不少。

过去的滩簧小戏，没
有剧本，只有故事梗概。
老艺人上台即兴发挥，演
得多了，形成一套模板，
再向徒弟口传心授。

所以，能见到的滩簧

本子，都写着某某人口
述，某某人记录。

著名戏曲研究者洛地
先生曾评价宁波滩簧是
“赶时髦的小女子偷私情”。

细想还真是那么回
事。就拿宁波滩簧的经典
《拔兰花》来说，它讲的是
王凤霞出嫁后，念念不忘
情郎周宝泰，将两人的定
情信物草兰花插在头上。
有一日，公婆与丈夫外
出，王凤霞独坐窗下绣弓
鞋。忽然，她头上的草兰
花被人拔下。原来，周宝
泰抗拒婚事，在外流浪三
年，归乡前来探望王凤
霞。两个有情人久别重
逢，互诉衷肠，不忍再分
离，双双远走高飞。

在那个年代，女子待
字闺中时就私定终身，已
是突破禁忌，出嫁后不满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
人私奔，更是“赶时髦”。

戏里的语言也俚俗风
趣，令人莞尔。王凤霞出
嫁当晚，梦到周宝泰，喃
喃地说着“我抬起日脚近
拢快，侬要赶快来一埭，
有啥妙计好安排”。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我嫁人的日子快到啦，你
赶快过来一趟，有什么办
法可以安排。

谁知梦话被丈夫听
到。丈夫早就听说王凤霞
未出嫁时与周宝泰有来
往，不禁怒火中烧。

王凤霞是这样辩解

的：“幸亏为姐嘴巴快，像
白铁打到杀拉拉，我就启
口叫一声男当家，因为我
妻子困相从小坏，被头拖
出踏床外，我叫丈夫拉一
拉，啥人记得娘家周宝
泰。”

这样的戏，让当时的
观众看了心潮澎湃。这是
对基本人性的呼唤，是女
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是对
幸福的殷切期盼。

正因为如此，宁波滩
簧的演出，常常为旧时的
主流社会所不容，认为有
伤风化，时常被禁止或打
压，靠着老艺人的记忆与
口述，才勉强存留下来。

王信厚选编的这些小戏，都是
老艺人口述整理而来，这一次，他
稍作修饰，并对一些难以理解的宁
波老话作了注解。

然而，有一部戏，王信厚花了
很大的心血，去掉了大部分内容，
又重新创作了一遍。

这部戏就是《呆大烧香》。
王信厚说，这是滩簧戏早期影

响比较大的剧目，解放前和解放初
期，曾在上海、宁波、舟山等地流
行。上世纪50年代戏改后，因为情
节内容与时代不相符合，改编起来
难度较大，一直搁置未演。

这部戏原来讲了什么呢？
王信厚说，原剧内容有些粗俗

琐碎，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讲。
讲的是尼姑道士轧姘头，霸占姑娘
做小尼姑，小尼姑联通庵外青年反
抗的故事。

改编后的《呆大烧香》节奏清
新明快，内容健康诙谐，人物性格
丰满，而且沿用了原剧的语言风
格，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改编后的戏，描写了清代末
年，宁波农村青年张永林，与邻女
李秀贞青梅竹马，不料当地王财主
儿子王鹤庆，在与官府之女银香分
手之后也看中了李秀贞。他的母亲
王夫人出来阻挠，并暗使算命瞎子
骗秀贞入秋香庵为尼。

去年，重新创作的滩簧大戏
《呆大烧香》，被市甬剧研究传习中
心当作开门大戏，由“梅花奖”得
主王锦文领衔主演，在宁波多次巡
演，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今年1月24日、25日，《呆大
烧香》登陆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拥
有928个座位的天蟾舞台，当天的
上座率在八成以上。

该剧唱词风趣，念白俚俗，生
动直白的宁波老话，听了使人会心
一笑：

“我是介脾气，买只新尿瓶等不
到夜啊。”

“我为侬天天烧香拜观音，脚踝
头跪得起乌青，我为侬日思夜想呆
沌沌，呆大烧香出了名。”

“侬也勿能一洗帚打煞十八只蟑
螂，连我也骂在里头。”

著名剧作家罗怀臻特意前来捧
场，并作如下评价：“剧作技巧可谓炉
火纯青，戏情戏理戏趣戏味样样俱好
俱妙，真正为观众编写的戏文，堪与
甬剧经典剧目《半把剪刀》、《天要落
雨娘要嫁》相提并论。”

这部戏，让许多上了年纪的观
众，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记者 陈也喆 文/摄

撂鬓梳妆插兰花

“清早落起呒啥做，倒不
如我在绣房，撂鬓梳妆要插
兰花”。

“甬剧皇后”徐凤仙吟唱
的《拔兰花》，在老唱片上婉
转袅娜，转眼大半个世纪过
去了。

旧时，民间有一种说
法：大户人家，先生喜欢看
京戏，太太喜欢看绍兴戏，
佣人喜欢看滩簧。

滩簧的语言幽默诙谐、
风趣生动，颇受底层劳动人
民的喜爱，而甬剧的前身，
就是宁波滩簧。

将那些流失在浩瀚历史
尘烟中的小戏，挖掘、改
编、创作、评注，不就像一
个女子，撂鬓梳妆插兰花吗？

由我市剧作家王信厚先
生选编的 《甬剧传统小戏
选》，即将由宁波出版社出
版。

一个春雨濛濛的下午，
王信厚先生向记者娓娓讲述
甬剧的前生今世。

像《拔兰花》这样的小
戏，还有很多，甬剧历史上，
有“七十二小戏”之称。

《拔兰花》是1939年以
前在上海的宁波滩簧的主
要演出剧目，被视为甬剧传
统剧目的早期代表，曾经流
传很广。

清代余治的《得一录》
记载：“宁波城乡，往往置办
服箱，扮演串客，其所做戏
剧，只有一丑一旦。”

串客，顾名思义，就是
串门走巷的艺人，就像贺友
直老先生的漫画《宁波滩
簧》里描绘的那样，男人戴
个瓜皮帽，长衫马褂，女人
棉布大襟，再一人拉琴，底
下老百姓熙熙攘攘。

滩簧早先在宁波叫做
“串客”，到了上海，才更

名为“宁波滩簧”。
2012年，宁波市文化

艺术研究院启动了一项名
为“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
护工程”的调查项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调查组发现了甬剧传统
“七十二小戏”。这些尘封
已久的小戏，才得以重见
天日。

即将出版的 《甬剧
传统小戏选》中，选编了
《扒垃圾》《赠兰花》《拔兰
花》《后磨豆腐》《后落
发》《呆大烧香》《康王
庙》《双投河》《还披风》
《打窗楼》《庵堂相会——
搀桥》《秋香送茶》《双推
磨》《田螺姑娘》《游码
头》等十五出戏。

王信厚选编的小戏，

是目前还能在舞台上演出
的，一共分三大类：

第一，从传统滩簧小
戏中整理改编而来的，如
《拔兰花》《打窗楼》等。

第二，从大戏中选出
来的折子戏，如《庵堂相
会》中的《搀桥》。

第三，从兄弟剧种中
移植过来的小戏，比如从
江苏锡剧移植过来的《双
推磨》等。

“七十二小戏”中未入
选的还有《卖橄榄》《绣荷
包》《卖草囤》《赠六件》
《绣香袜》《绣花鞋》《双卖
花》《小卖花》《采石榴》
《背过桥》《车木人》《闹龙
舟》《东楼会》《借披风》
《过五关》《七个月》《十魂
牌》《王老才》《翁郎中》

《阿增算命》《背包过门》
等等，还有很多早已失
传，只剩一个剧名，供后
人缅怀。

《呆大烧香》

《拔兰花》

“七十二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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